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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

　　这是个远离小城的高档酒
店，名叫夜宴。之所以选择这
个地方，主要怕被熟人瞧见。
嫣然今天约会的男子叫贾卫，
她们相识已经有一年了。
　　嫣然和贾卫认识纯属偶
然。去年暑假，嫣然陪儿子练
车，贾卫陪丫头练车，两人在
树林里不期而遇。
　　路远天热。那天，嫣然穿
了一件松松垮垮的民族风，两
只半月形耳珰非常夸张地钓在
耳朵上，她头戴一顶黑色的民
族风小帽，怎么看都像那个跳
孔雀舞的杨丽萍。她在树荫里
很是专注地看书，两只洁白细
腻的光脚在树根下的沙地里刨
坑。
　　这时候，一名男子走过来
搭讪：“ 天这么热，还能看
得下书去，一看就是文化人，
请问，你是老师吗？”嫣然听
见有人说话，吓了一跳，抬头
瞧见前面有个中年男人站在她
的面前。她紧张地四下瞧了瞧，
不远处，两辆教练车在公路上
慢慢开过来，她这颗一直悬着
的心才踏实下来。嫣然眼光落
在土浑浑的光脚上，显得有点
难为情。她用眼角的余光看见
那个男人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
着她，她尴尬地把脚往土层里
藏了起来，也不看他，低着头

佯装看书，随便敷衍地“嗯”
了一下。
　　“你在哪个学校当老师？”
男子穷追不舍。
　　“文明小学。”
　　“哪有这个学校，你可真
会开玩笑。”
　　“我说的是文星小学。”
嫣然极其巧妙地遮掩着，说了
个发音比较相近的一所学校。
“这么巧，我家三丫头也在那
所学校，加个微信吧，如果孩
子有事了也方便联系。”
　　“其实我就是个普通老师，
也帮不上什么忙，你有事了可
以跟他们班主任联系。”嫣然
拒绝了。
　　“再怎么说咱俩也是学车
孩子的家长吧，我又不是什么
坏人，我文化低，就想和你们
当老师的做朋友，加上吧，
啊？”男人打开微信二维码，
低声下气地坚持着。
　　嫣然不好意思再拒绝，极
不情愿地加上了，只是朋友圈
上了锁。
　　男子留言，他叫贾卫，问
嫣然怎么称呼。嫣然说：“就
叫我甄老师吧。”
　　在以后的日子里，男子很
少说话，只是每天早上给她发
一首轻音乐，有时舒缓，有时
欢快，有时悠扬。嫣然有时也

看看，只是从未回复过，如此
持续了三个月。
　　男子竟然神秘地失踪了。
嫣然心里有点失落，甚至还有
点牵挂，暗忖，网络上的朋友，
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只不过
是在无聊时寻找点精神寄托罢
了。这样一想，心里倒是宽慰
了不少。谁知在一周以后，男
子早上又照旧发来了轻音乐。
　　“？”嫣然好奇地在对话
框打了一个问号。
　　“去山里，没有信号。”
男子简短地回了一句。
　　之后，又是每天一首轻音
乐。嫣然发现，他发的音乐永
远都是轻松、活泼、愉快的。
这样又持续了三个月。
　　这天，男子说：“有时间
不？想请你吃顿饭，如果不方
便，我们可以去市里，随便给
你买个小礼物。”嫣然警觉地
想，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她回绝说：“对不起，我从不
跟陌生人出门吃饭，更不会无
缘无故接受别人的馈赠。”
　　之后，男人又是三个月没
有说话，依旧每天一首轻音乐。
渐渐地，嫣然已经习惯了有音
乐陪伴的日子。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一年
过去了。7月 16 日这天，男
子又发来邀请，说无论如何今

天也要赏个光，地点设在离县
城十五公里的夜宴酒店。男子
又耍什么鬼把戏？不就是吃顿
饭吗，又不是开房，怕什么，
这样一想，嫣然便心安理得起
来。她不仅有了期待，甚至还
有点小激动。她精心收拾一番，
上午十一点半，准时赶到夜宴
酒店。
　　嫣然还是第一次来这么高
档的酒店。一进大厅，只觉得
厅高堂阔，富丽堂皇。正对门
是一组四条屏，镶嵌着梅兰竹
菊。嫣然好像做贼似的匆匆忙
忙穿过屏风来到二楼青云阁。
来到门前，嫣然的心“砰砰”
地猛烈撞击起来，她做了一个
深呼吸，平静了一下，轻轻推
开门。屋里静悄悄的，不过，
桌子上多了一束百合。一股浓
郁的香味飘了过来，使人心旷
神怡。嫣然兴奋地走过去，发
现花瓶底下压着一张贺卡，上
面写着：相识一周年万岁！我
是个抑郁症患者，医生说音乐
可以疗伤，我怕坚持不下来，
就找了一位我喜欢的倾诉对
象。现在我已经完全康复了，
谢谢您！
　　那一刻，嫣然呆若木
鸡……

■ 长歌（河北）

　　“来啦！”
　　她一出现在大堂
内，他就着急慌忙地
迎上去招呼她。
　　“让你等久了。”
她歉然一笑，一如往
昔，略带羞涩。
　　两人面对面坐了
下来。
　　他要了杯绿茶，
她依旧是喜欢的白开
水。
　　今天，他们是赴
三天前的一个约定。
三天前他在茫茫的人
流中，竟一眼就认出
她来。
　　她先是一愣，继
尔惊喜交加中看出了
他。
　　“你还是这么漂
亮，有气质！”他发
自内心地赞美、欣赏
她。
　　“老了，哪像你！
还是那么帅气。”她
欣喜地回应。
　　相互“恭维”过后，
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
二十多年弹指过去，
两个人都有显老。可
他们又仿佛回到了青
年时期，他一如既往
地不时低头摸脑袋瓜
子；她还是那样，捏
弄着手中的物件。再
四目相视，不禁又同

时“噗”地笑出声来。
聊起来才知道，他们
相隔并不远，仅三十
来公里的距离，多年
来彼此却并不知晓对
方的信息。
　　“她……还好
吗？”她的声音很小。
三天前在人来人往的
街市，如果对方不是
专注于她，几乎是很
难听得见。
　　“谁？”他惊问。
　　“装糊涂，还能
有谁！”她佯装有些
生气。
　　“哦，离了，已
经十多年了。”他明
白过来后说得有些轻
描淡写，仿佛是在说
别人家的事情。
　　“离了？”换成
她一脸的惊讶。
　　他重重地点点头，
说：“离了，十多年了。”
三天前，他们约定了
今天的会面。
　　她告诉他，她的
丈夫早就过世了。
　　“啊……”他深
感震惊的同时，也有
些同情。
　　“他是怎么走
的？”
　　“交通事故，一
死一伤。他当场就没
了，那女的倒是留了

重逢

■ 鲍山宏（安徽）

　　每天早八点，刘峰总是压
着点走进会议室。
　　而今天，他感觉气氛有点
异常。他望着空荡荡的会议室，
心中纳闷：关键的会议，七个
厂领导，干吗去了？
　　刘峰是主抓生产管理的副
厂长，同时协调生产各环节中
的问题，这样的会，只有刘峰
在，才可以进行。
　　然而，一把手不到，调度
会只能叫通气会，人、财、物
大权，都在一把手手里，组织
生产，需要协调人、财、物。
　　等了约五分钟左右，一个
人也没来。         
　　就在刘峰准备给厂长打电
话时，调度室主任小张蹑手蹑
脚走过来，并附耳刘峰说：刘
厂长，其他领导恐怕不来啦，
有啥事咱俩沟通一下就行！
　　刘峰沟通完狐疑着回到自
己的办公室。
　　他刚坐下，小张就进来并
顺手关上门，神秘兮兮地说：
听说董事长的父亲过世了！
　　刘峰一听，“腾”地一声，
就像打火机被人按下开启键，
火苗“嗖”地窜了出来。那火
冲着厂长烧着：董事长父亲过
世了，竟瞒我一人？把我当傻
瓜了！
　　但碍于小张的面子，刘峰
又强装笑脸，扔给他一包烟：
亏你告诉了我！你去组织生产
吧。
　　小张走后，刘峰关了门，
点了支烟。他狠狠地抽了几口，
感觉这烟跟自己那“耻辱”一
样很臭，便将烟摔到地上，“啪、
啪”地又跺了几脚：你个狗日
的，董事长爹死了，又不是你
爹死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怕
我抢你风头吗？太小人了！
　　之前，但凡公司级领导家
里有了红白喜事，厂长都是先
跟刘峰打声招呼：老刘，我跟
书记有点事，厂里的事你多操
点心。
　　可这次？关键时刻，连声
招呼也不打了。
　　刘峰骂了厂长，又骂那三
个副厂长：你们也太不厚道
了！
　　刘峰骂副厂长也主要指老
白的。因为老白平时跟他走得
最近，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
步。
　　他拿起手机拨给老白，问
他在哪里？
　　我在赶往东山县的高速
上，董事长的父亲病故了，我
得去看看，人家对我有恩！
　　说的也是，老白的父亲，
十年前跟董事长是同事，是他
父亲找了董事长，老白才当上
这个副厂长的。
　　王峰说：这么大的事，怎
么不跟我说一声？
　　老白说：我以为全公司人
都知道了，你能不知道？

下转 12 版

条命，但，丢了两条腿。你知道后来
别人是怎么议论这件事的，说她是
追大款把腿脚给追没了，也算是报应
吧……还是不说他们吧。”她叹了口气，
以温和的眼光看着他。
　　两人一时无话。
　　“你后来、后来一直就没再找个
合适的？以你的条件……”他有些吞
吞吐吐，期望中也深恐失去什么，眼
睛在她与窗外之间徘徊。
　　“什么条不条件的，都是多年前
的蠢事了。”她嗔他。
　　他们虽青梅竹马，但这不能弥补
贫穷的缺陷。年轻时他们为了能够走
到一起抗争过，然而没有用。迫于压
力她嫁给了有权有势的官二代，遂了
她母亲的心愿。可是，婚后男人并不
珍惜她，她过得很痛苦。
　　他爱她，为了她，他差点儿就选
择了不归路，但那一个太强悍了。他
们中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天河。
　　“你就不打算再……”他问的小
心翼翼。
　　“残花败柳之人，还能怎样？”
　　“你、你……”他欲言又止。
　　“你到底想说什么？”她直视着他。

　　“你妈，她……”
　　她睁大了眼睛，惊讶地瞪着他，
反问道：“我妈？”
　　他点点头，以急切期待的眼神看
着她。
　　“我妈、我妈五年前就过世了。”
　　他心中难免一阵窃喜，继尔却又
转入低沉。
　　“可如今孩子们又会怎么想呢，
他们会不会，阻挠……”他吞吞吐吐
地终于表达完自己忧虑。
　　“你呀——就是太过软弱了！孩
子们怎么了，有哪条法律规定了老年
人不能再婚的？我们老了，可我们也
有恋爱婚姻的自由，也有追求自己幸
福的权利。”她的话干脆利落。
　　“萍——”他一把就抓住了她的手，
好像不赶紧抓住，就怕对方要反悔似
的。由于出手过快，竟碰翻了桌上的
那杯绿茶。
　　他们谁也没有去扶正茶杯，一任
涩涩而又清香的茶水，顺着桌沿流了
个干干净净。
　　倏地，他的手背上有了几点温热，
他知道，那不是茶水，是她的泪。

关键会议

■ 胡正彬（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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